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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前搅动美国政坛的中国商人：斌观荣章 

徐  广1 

    1807 年（嘉庆十二年），英国人马礼逊乘坐东印度公司商船经美国抵达澳门，成为第一个来

华的新教宣教士。同年，一位叫斌观荣章（Punqua Wingchong）的广州商人从黄埔抵达美国，并

在次年搅动了美国政坛。怀特黑德在《美国海关故事》中写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个东方

骗子就让一半美国人哄堂大笑，而另一半则气得满脸通红。在美国历史上值得记住斌观荣章这个

名字……”
1
。 

那时美国是个新生国家，《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任

第三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任国务卿。二人成立了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

Republican Party），以对抗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成立

的联邦党（Federalist Party）。而在经济上，美中贸易的巨额利润不仅成就了十三行和伍秉鉴这样

的中国巨富，也让“对华贸易王子”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成为美国首富，

全美都掀起了对华贸易的“中国热”。 

    跨洋远航中国的美国商船，既有来自纽约、波士顿这样的都市港口，也有来自马萨诸塞州、

楠塔基特岛（Massachusetts，Nantucket）这样的捕鲸港。商船“幸运儿”号（Favorite），1807 年

2月 10 日从广州黄埔起航返美、8月 28 日抵达楠塔基特岛时
2
，不仅满载丝绸布匹、茶叶、瓷

器，还带来了中国人荣章和他的仆人（Quak Te）3
。来自繁华广州、身着丝绸的荣章一行，一定

在这个宗教严肃的贵格会社区引发了不小轰动。他常成为岛上美国家庭的座上宾，是“幸运儿”

号船东惠特尼（Daniel Whitney）和加德纳（Paul Gardner）的客人。一位当地人在 1808 年 1月

10 日的日记里描述荣章，说他是：“惠特尼先生去年秋天从广州带来的一位中国人，是那里的商

人，肤色和我们本地白人一样”
4
。不过，荣章来美不久就发现自己陷入困境：没船带他回国了。 

    当时欧洲战火频繁，法英两强在军事上交战，在经济上互相封锁。法国控制陆地，实施大陆封

锁；英国掌握海权，封锁中立国与敌方港口贸易。美国虽保持中立，却积极与欧洲贸易、赚取利润，

导致与英法关系紧张。美商船常被扣押，水手被强征入伍。1807 年 6月 21日，英国海军无视美国

主权和尊严、强行登上美国战舰“切萨皮克号”（USS Chesapeake），掳走四名水兵。杰斐逊总统因

此愤然召回驻英大使门罗，而英国随后颁布法令反制，迫使美商船先到英国港口完税才能将货物

运往欧洲各地。 

    面对挑衅与压力，美国无法保持中立，而杰斐逊总统不愿、也无实力动武，便提出“禁运法

案”（Embargo Act of 1807），全面终止对外贸易，以经济施压外国、维护自身利益。法案禁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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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前往外国港口，授权总统执行并作出例外处理，军舰不受限制。虽然法案于 12 月 22 日签署，

但生效初期因船舶冬季停泊港口，对经济影响不大。但自 1808 年春起，法案打击欧洲的同时也

严重冲击本国经济、造成自身出口下降八成、进口跌六成，航运业受重创，港口萧条。尽管从长

期看，该法案刺激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催生了国内制造业的兴起，但短期内美国深受其害。

曾经繁忙的港口，变得一片死寂。有首讽刺诗歌，反映了当时新英格兰地区港口的萧条：我们的

船只，曾经在大海上飞驰。它们扬帆起航，满载而归。如今，它们注定腐朽，沦为——杰斐逊、

蠕虫和禁运法案的牺牲品
5
。 

    荣章为何远渡重洋赴美？据时任美国财长阿尔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的官方信件，

其访美目的是：在中国政府同意下，来美国收取父亲遗产中的债务
6
。后从波士顿寄给国务卿麦

迪逊的匿名信也证实，荣章持有肖和兰德尔公司（Shaw & Randall’s）签发的大量债务票据，而该

公司已破产、肖已去世，因此债务分文未曾收回
7
。这里的山茂召（Samuel Shaw肖）和兰德尔都

是对华贸易的先驱，先是 1784年担任“中国皇后号”上的货管，后任美国住广州正、副领事，

山茂召 1794年在返美途中去世。可以想象荣章的沮丧和困境：从温暖的广州一路辛苦、到异国

他乡追债，在新英格兰的严冬中往返于美东各地，可对方公司倒闭，债务分文未回，又逢“禁运

法案”生效，连回国船只都没有。荣章的中美之行，不仅是在无奈和勇气中闯到了美国，而且还

要闯出一条回国的自救之路。 

    被困在美国的荣章没有坐以待毙，面对无船回国的窘境，他先是劝说“幸运儿”号的船东加

德纳无视禁运、送他回家，无果后前往纽约，希望阿斯特能帮到他
4
。阿斯特是个成功且深谋远

虑的商人，正计划和印第安人开展贸易，而政府也可借机在太平洋沿岸建立定居点、以驱逐密西

西比河以西的英国势力。这让他在政府中颇受欢迎，杰斐逊总统称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8
。

面对因“禁运法案”而停滞的对华贸易，阿斯特正在寻找机会和突破，1808 年 6月他就曾以从广

州运回存放的资产为由申请出海许可证，但被政府以政策为由拒绝
8
。我们不知道幕后的阿斯特

具体如何插手，但荣章此时已知总统有权特批船只出航，并开始在首都接触政府高官。 

    1808 年 7月 12 日，塞缪尔·米切尔（Samuel Latham Mitchill）写信把荣章和翻译介绍给杰

斐逊总统。米切尔在科学和文学方面名声显赫，是纽约医学院教授，又是杰斐逊民主共和党的同

党联邦参议员，各方面都是总统所认可的人。米切尔信中写道：“斌观荣章是位中国商人，大约

九个月前因商务来到纽约，此间部分时间居住纽约，部分时间居住楠塔基特岛。如今已完成访美

目的，希望返回广州，因为家族事务、尤其是祖父丧礼，需要他郑重处理。据我所知，这位陌生

人在中国有良好声望和地位，因此理应在我国获相应的尊重和待遇。他此次前往华盛顿的主要目

的，是寻求以某种方式回国，但他同时也强烈希望能见到美国的最高长官”
9
。荣章并未如愿见到

总统，当时杰斐逊已离开首都、回到自己在蒙蒂塞洛（Monticello）的家中。 

    7 月 22 日，国会大厦的设计者威廉·桑顿（William Thornton）写给杰斐逊总统：“本信附件是

这位中国官员在我面前写的，而翻译是我根据他口述写下的：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词语，但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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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其语言习惯。他亲自用毛笔和中国墨写下了您的名字，既用了英文字母，也用了中文”
10
（图

1）。杰斐逊总统显然看到了所附的荣章亲笔信，这也许是中国人首次把汉语信件送至美国总统。 

 

图 1. 斌观荣章用笔墨书写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的英文和中文音译名。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Special Collections, Mss. 40 T79, “Letter, 1808 July 22, City of 
Washington to Thomas Jefferson” 

    荣章的中文信字迹工整，行文规范：“字禀，上：大王金安。小价天朝，见尊颜安康，不胜

感感，敢烦号令放行。小价蒙大王天舍我旋乡，幸甚幸甚！但回我国见主上，小价奏道：花旗国

我到，实在敬服，我之天朝百姓，不胜惠幸之多。并候，上：汤麻士者佛臣大王金安。小价天朝

百姓，斌观荣章，顿首百拜叩”（图 2）。 

 

图 2. 斌观荣章写给杰斐逊总统的中文信。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Special Collections, Mss. 

40 T79, “Letter, 1808 July 22, City of Washington to Thomas Jefferson” 

    7 月 25日，杰斐逊总统致信加勒廷，对荣章一案作出具体指示：“我相信，中国官员斌观荣章

的总部设在纽约，因此您可能已了解他的案子。他到华盛顿时，我刚好离开，因此他写信给我，恳

许他自雇船只、携财产回国。随信附上麦迪逊先生的信，其中包含我所知全况。我认为这是个涉及

国家礼遇的案子，并符合第一部禁运法案第一条的情况。妥善处理此人离境，或许能有利于中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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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心知晓我国情况，否则很难向中国传递信息。这可能对我国在华商人带来实质性利益。因此我

认为，获得一个可能带来持久国家利益的机会，远比禁运大局下批准个例所产生的影响要重要。况

且此案极为特殊，不会成为扰人之先例。我认为，应允许他雇船运送自己和财产，前提是他要遵循

您认为最佳的规定和建议。因此，我将所有必要细节交由您全权处理，无需再向我请示。为此随信

附上一份空白的船只通行证等文件，格雷厄姆先生将从这里的外交官员获得并转交护照”
11
。 

    8 月 3日，加勒廷致信纽约港税务官戴维·盖尔斯顿（David Gelston）：“尊敬的中国人斌观

荣章在其政府许可下，来美追讨父亲遗产中的债务，现已获总统特别许可，得以雇船只一艘，将

其本人、随行人员和财产运回祖国。他已与船主达成协议，租用约 427吨的‘海狸号’（Beaver）

用于此行”
6
。加勒廷为此规定了五项条款，其中第二条规定：“斌观荣章及其随行人员的财产，

除行李和个人物品外，还包括约 45,000 美元，可按其选择以现金、皮毛、胭脂虫、花旗参或其

它任何商品形式装船”
6
。他同日回复总统说：“我已妥善办好那位中国官员的事，他很满意，几

天后就会启航”
12
。第二天纽约报纸就指出船东，并称荣章是中国大员：“据了解，属于纽约市约

翰·阿斯特的‘海狸号’，已获许可前往中国，并搭载一位中国大员（Mandarin Chief）及其秘

书，他们自禁运实施以来一直滞留本国”
13
。 

    荣章租用回国的“海狸号”，满载可达 1100吨，有船员 30多人，专为阿斯特的生意建造。

荣章自 7月 22 日给总统写信申请租船回国，到 8月 3日短短几天就有这样的大船和船员准备妥

当，他显然和阿斯特之间早有联系，并为船只出航早有准备。 

    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大多是联邦党的支持者，本来就不支持杰斐逊总统及其所在的民主共

和党，而当地经济又遭“禁运法案”重创，因此更加不满总统和政局。而此时全美所有船只都困

在港内，唯有“海狸号”这艘大船正忙碌着装货起航。杰斐逊总统特批荣章租船回国，并认为此

案不会有麻烦，但他显然低估了这幅情景所带来的冲击。财长加勒廷似乎更了解阿斯特并且知道

“海狸号”上装载的就是以前申请被拒的货物，所以他在服从总统指示的同时、又两次善意提醒

总统此事背后可能有投机行为，特批“海狸号”出海可能会引起国人不满
8
。但此时，容章一事

已经开始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联邦党人对杰斐逊总统及其决定更是一片嘲弄之声。 

    8 月 10 日，11 名费城商人上书加勒廷：“有人利用一名中国人的申请，通过欺骗手段获得船

只从纽约驶往广州的许可。据我们了解，此人被描述为一位显赫的商人兼官员，来访我国是为了

贸易和追讨巨额债务”。他们“确信此人是个骗子，是他人手中微不足道的工具”，并且提出了几

点证据：首先，中国富有或特权阶层从不离开故土远行；其次，参与对华贸易、曾在广州居住多

年的美商们“知道此人是广州一个根本无法赊账的小店主”；最后，他们暗指阿斯特假借收回滞

留广州财产为由来申请出海许可，是无稽之谈
14
。 

    8 月 11 日，国务卿麦迪逊接到署名“哥伦布”的匿名信：“本人很熟悉被称为中国官员的荣

章先生，早在其离开广州之前便已认识他。他并非什么官员，其真正职业不过是名店主。我确信

他是偷偷离开中国，也必须偷偷返回，因为中国人若要搭乘外国船只出国，唯有秘密进行。荣章

先生曾多次对我表示，他是在未经官员知情下离开广州的，并预计以同样方式返回。我相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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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中国官员得知他曾来过此地，势必会没收其所有财产。雅加达华人惨遭屠杀以及荷兰人仍被允

许在广州贸易的情形，皆显示中国政府对其臣民在国外所受待遇漠不关心。自我离开居住地纽约

至波士顿，便不断有人询问此中国大官的事，我亦曾在数个场合中说明了对其所知。我近日得

知，一艘约五百吨的‘海狸号’被允许载送他和财物返回广州。联邦党人与保皇派对此冷嘲热

讽，称这又是杰斐逊政府英明决策的另一明证。阁下，我仅想补充一点：‘海狸号’的所有者乃

是当今天政府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若他们能借由工具人物荣章达成目的，势必会嘲笑那些批准

此事之人，以彰显他们自认的‘高明智慧’。至于荣章在本国是否拥有五千美元资产，我深表怀

疑。早前我曾收到将荣章带来美国的惠特尼先生的信，希望善待荣章，因为他身上所带资金不超

过五百美元，惠特尼先生应该最清楚此事。荣章持有肖和兰德尔公司签发的大量债务票据，他来

美的主要目的就是收取这些款项，但该公司几年前已破产，肖已去世，兰德尔靠辛苦劳作勉强养

家糊口，因此他一分钱都没收回。若有人反对荣章与其他中国人返回故乡，实属极不人道。然

而，为何需要一艘五百吨大船运送他们并满载货物返回？当前季节的航线曲折艰难，小型船只显

然更为便捷，或许也同样舒适。阁下，若有需要，我愿提供证据证实上述所言。事实上，阁下只

需命人向纽约熟悉此事者查询，便可获得充分证据。愿上帝不让我伤害荣章先生，他视我为朋

友。但我认为您有必要掌握此事真相。谨致敬意！哥伦布”
7
。 

    8 月 12 日，纽约报纸以“海狸号与中国官员”为题，矛头直指总统和禁运法案：“此航行蒙

总统特别许可，表面目的是送一中国‘官员’回国。但众所周知，这位获得许可之人并非官员，

甚至不是持牌或有担保的商人，他离开中国是违反该国法律的”。“如果政府是被误导而授予了该

项许可，那此错误应当纠正；如果此项交易正当，那为了维护政府信誉及所有相关人员的声誉，

就必须做出解释”。“公民们，让我们关注此事发展；如果此类贸易安全，且可在不损害公共利

益的前提下进行，那就让所有愿参与的人都参与；否则，就应全面禁止：要么全面禁运，要么完

全开放；但我们不应支持普遍法律下的选择性豁免”
15
。 

    8 月 15日，杰斐逊总统继续否决其它船只的出海申请，却为自己给荣章开的特例辩护：“那

位中国官员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能作为此项请求的依据。我们希望借此机会，通过一位中国本国

的知名人士向其政府介绍我们的国家、现状和特性，并让他们充分了解我们与英国的区别，以便

在其政策上将英美区分对待。在我看来，这是一项外交举措，可能会为在华商人和贸易带来持久

的利益”
16
。 

    8 月 17 日，“海狸号”已载着货物和荣章等人、起航驶向了广州。加勒廷这时才圆滑地回复

11 名抗议的费城商人，说他们的抗议信来的太迟，而“海狸号”早在 11日就已按政府规定完成

了装备和船员、仅等荣章从楠塔基特岛回来就可起航，政府无权扣留该船，否则将承担赔偿责

任，政府和总统都是依法行事等等
17
。 

    8 月 23日，“海狸号”起航 6 天后、杰斐逊总统作出补救姿态，他致信加勒廷说：“有封纽约

的匿名信，声称荣章并非中国官员、仅为普通商人。对此我无从判断，因该申请是基于提交给我

的其官员身份这一既定事实。至于联邦党人之讥讽，并不足以构成反证；他们在否认事实方面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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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顾忌，只要此种否认可用于攻击政府。该匿名信作者是否属联邦党人，尚不可知；但鉴于其在

船只启航前保持沉默，可合理推断其确属此类人士。我推测该船已启航；若尚未启程，则应暂予

扣留，直至信中所述事项得以查明”
18
。 

    9月 2日报纸的一则新闻，既是舆论对总统嘲讽的顶峰，也为此事多少画上一个句号。它以

“杰斐逊的中国官员”为题讽刺说：“所谓的中国官员不过是广州城外的小商贩，他亲自在佩克

先生酒店的酒吧散发了自己的名片，上写：斌观荣章，批发零售，常备库存——茶叶、丝绸、细

布、毛皮等。地址：广州中国街。国人不禁好奇，哪位美国“官员”竟如此轻信，去推动荣章之

投机，或是因自身利益而助其一臂之力？”
9
 

    1809年 6月 1日，满载货物的“海狸号“从广州回到纽约，相比于备受嘲讽的总统，阿斯特

足足赚了二十万美元。杰斐逊总统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但禁运法案使他进退两难，

因为他不得不用行政权力干涉经济事务，而联邦党人却借着禁运法案重振旗鼓，最终促使他在

1809年 3月卸任前不久签署法令废除禁运。因此，荣章的回国和“海狸号”满载从中国返航纽

约，可能是对杰斐逊禁运政策的最佳总结
20
。 

    有人说“海狸号“之所以可以得到特别许可，是因为阿斯特利用了一个公园里捡来的中国苦

力、码头上的闲汉、用中国丝绸打扮、训练扮演角色的印第安人欺骗总统的结果。但荣章并非阿斯

特手中的一个虚构人物，而是一个与其有共同利益的中国商人
20
，我们试图从只言片语的记载中还

原一些历史的碎片。 

    斌观荣章的名字在英文中有几种拼写，最常见的是 Punqua Wingchong，他英文名片上是

Tunqua Winchong，所幸他自己用中文写下“斌观荣章”，通常认为斌观（Punqua）是其商号名，

荣章（Wingchong）是他的姓名。他来美是为追讨美国公司欠父亲的巨额债务，但从他在酒吧散

发商务名片、了解市场对丝绸的需求来看，他来美不仅是讨债，而且还在寻找商机，也许还想看

一看大清帝国之外的世界吧。 

    荣章的身份显然是其产生争议的关键，他无疑是从广州来的中国人，但身份是官方认可的十

三行商人？还是普通商人？小店主？还是“显赫的商人兼官员”？杰斐逊总统显然是基于“中国

官员”的身份、才特许容章租船并携带财物回国，因为这涉及国家礼遇，妥善处理中国官员回国

可以让清政府知晓美国情况、了解美英是不同国家、在政策上区分对待美英
11，18

。从容章写给总

统的中文信、他音译并优美装饰杰斐逊总统的名字、以及送给国务卿孔子像来看，他是受过教育

的人。而国务卿匿名写信给报纸，认可荣章的官员身份，首先是从他的学识和书法：“众所周

知，在中国，学识是获得国家官职的最佳推荐。我们已见过其书法，可以通过他书法的优雅来判

断，荣昌绝非等闲之辈，这也间接证明了他是一位官员”；其次，他“举止优雅”并且“整体举

止也显示出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
21
。然而荣章从抵达楠塔基特岛，一直到米切尔写信把他

介绍给总统，其身份都是“中国商人”（Chinese merchant）9
，直到在桑顿写给总统的信里，荣章

的身份从中国商人变成了中国官员（Chinese Mandarin）10
，很可能国务卿的信里也称容章为中国

官员，而杰斐逊总统所有的决策都是基于“其中国官员身份这一既定事实”
18
。桑顿是将荣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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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用毛笔写的中文信译成了英文，但容章的中文显然没有写自己是官员，桑顿把信中“小价”、

“小价天朝百姓”都翻译成“您卑微的仆人中国官员 his humble Servant the Chinese Mandarin”，

容章的身份就从自己信里说的“小价”、“小价天朝百姓”变成了杰斐逊总统看到的英文“中国官

员”
10
，而报纸的新闻又把容章的身份提升为中国大员（Mandarin Chief）13

。 

    史料中没有桑顿通晓中文的记载，米切尔信中提及在华盛顿陪同荣章的是亚伦·帕尔默

（Aaron Haight Palmer）9
。此人是语言教师，并自学中文，因此成为荣章的翻译。米切尔后来对

帕尔默的人品极其鄙视，在 1810 年 2月 15日给妻子的一封长信中，讲述了帕尔默如何放弃语言

教师的工作，渴望用婚姻进入上流社会。信中说：“帕尔默竟从阿斯特那里拿了 1000 美元，以作

为他利用总统影响力为“海狸号”获取前往广州许可证的报酬”
22
。很可能将容章身份从百姓译

成“中国官员”背后的始作俑者是随行翻译帕尔默，桑顿特别说明英译用的“不是完全相同的词

语，但尽可能接近其语言习惯”
10
。 

    而容章对此的态度是顺水推舟的默认，“因为他已掌握足够的英语知识，能够使自己被相当

清楚地理解”
21
，但他一直到“海狸号”出港都没有主动解释或反驳。对有利于自己的身份误解

或有意包装，荣章更象是以默认来配合。面对参议员米切尔，荣章的回国理由完全是从个人角度

出发，借口要回去处理家族事务、主持祖父葬礼。祖父的葬礼更似借口，因为他回国后来信说：

祖父虽依然体弱多病，但体力有所恢复
23
。而面对美国总统，他把回国理由上升到了国家高度，

说如果“小价百姓”有机会见皇上，会奏：美国实在令人敬服，天朝百姓在那里得到了惠幸。容

章的身份和理由无疑打动了杰斐逊总统。 

    容章可能既非官方认可的行商，也不是政府官员，更像是一个颇具冒险精神、且带着一丝狡

诈的商人。他的生意可能也不限于“小店主”，他带着仆人访美，回国时除行李和个人物品外，

还带有约 45,000 美元的财物，这至少相当于今天的百万美元。后来波士顿商人布莱恩特·蒂尔

登（Bryant Tilden）在日记中提到：自己在广州遇到了容章，那时他是一个丝绸店和一个精品杂

货店（chow chow fancy shop）的店主
24
。容章似乎和接触到的人关系都不错，还写信感谢米切

尔，而米切尔并没有记恨，还称他为“熟人”
22
。1809年 2月 5日，回到中国的容章写信感谢即

将成为总统的麦迪逊：说自己回国后身体很好，为表达感谢，还送上一幅孔子像和给一个给麦迪

逊夫人的针线盒
23
。遗憾的是，容章从楠塔基特岛到纽约时，不知何故并没带仆人回国。仆人

Quak Te 也许是受不了异国他乡的孤寂，也许是难忍被抛弃在岛上的绝望，1809年自缢于岛上，

身后留下 41.60元美金和从中国带来的衣物
3
。 

    1807-1808 年美国之行以后，容章的生意得以拓展，其后又多次到访美国。1811 年，容章在

美国报纸上连登广告，宣传他在广州中国街新开张的丝绸店，告知美国朋友和要来广州的访客，

说他在美国居住的一年里不辞辛劳，详细了解了常用的丝绸种类。开张的丝绸店里常年备有各种

丝绸制品，品质极佳、款式最新、直接来自厂家，且价格合理
25
。1814年，他又到楠塔基特岛呆

了半年时间，住在加德纳家里，为要“解决一些生意上的事”
4
。1818 年，他再次访美，去了纽

约、波士顿、巴尔的摩、华盛顿、楠塔基特岛等地，还在纽约参加了艺术家的聚会，报纸把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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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商”。1818 年 3月华盛顿，霍勒斯（Horace Holley）为各国使节举办的晚宴上，荣章的身

份却是“中国公使”（Chinese ambassador），他身穿中国服饰并唱了首中文歌，却引得哄堂大笑

26
。1923年《收藏家》的出售目录里有一封来自广州的 1809年荣章签名信，标题是：首位住美公

使斌观荣章，可惜这封信已经不知所在了
27
。 

    二百多年前，荣章在中美两国都极为严苛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中，勇敢地闯出了一条出国与回

国的自救之路。他并非完美无瑕，却敢于冒险踏足美国，拓展生意，甚至搅动了美国政坛。斌观

荣章的名字不仅值得在美国历史中被记住，在中国历史中同样不应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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